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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迷你裙消亡史

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文 / 看客 insight

   人们很难想象，就在 40 年前，伊朗还是个洋溢着
自由之风的世俗化国家。
   回到那时，随便在号称“中东小巴黎”的德黑兰走
一圈儿就会发现，顶着烫过的时髦发型、穿迷你裙才
是酷女孩儿的标配，酒精派对、摇滚乐、学托福才是
城市新青年的常态。

   在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
菲西的回忆中：“20 世纪 50
年代到60年代，我们把上学、
开派对、读书、看电影当作理
所当然的事。我们见证了女性
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
   随后开放的气象戛然而止。
当纳菲西的女儿在伊斯兰革命
五年后出生，祖母和母亲那个
年代被废除的法律，重新进入
了人们的生活。小女孩在一年
级就被迫戴面纱。如果头发在
公共场合露出来，就要受到惩
罚。
   从上世纪 30 年代强制不戴
头巾，到伊斯兰革命后强制遮
住头发，伊朗女性的头巾摘了
又戴，戴了又摘，成了国家每
一次跌宕的最佳见证。

请叫我波斯 “玛丽莲·梦露”

   1925 年，巴列维王朝靠军
事政变建立了君主制国家。为
了巩固政权，两代国王都实行
去伊斯兰化政策，学习西方建
立现代化国家。反映在服装上，
迷你裙成为正义，罩袍才是弊
病。
   本来，伊朗的宗教法律支
持一夫多妻制，规定女孩子 9
岁就能结婚，女人几乎不被允
许出门，如果要出门，就得穿
从头裹到脚的罩袍，还要有长
辈同行。
   一夜之间，国王禁止女性
佩戴头巾，并禁止男性穿传统
服饰，改穿西装。当时的法令
规定，政府雇员如果让妻子蒙
面纱上街就会被解雇，最极端
的时候，老国王甚至让警察当
街扯掉女子的罩袍。
   在服饰改革的背后，是源
源不断涌入的石油美元，和国
王不断膨胀的雄心。
   在伊朗，脱掉头巾、穿西
方服饰则成为了上流阶层的符
号，仿佛成为“波斯玛丽莲·梦
露”才能彰显女性解放和经济
增长的自豪。
   到上世纪 50 年代，小巴列
维掌权时期，伊朗石油产量大
增。世界许多地区还挣扎在温
饱线上的时候，伊朗就一跃成
为世界第九大富国。
   在美国支持下，这位留洋
归来的公子哥在 60 年代初发
动了轰轰烈烈的白色革命，用
石油美元堆出了最繁华的城市
文明，建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
公路，修筑了鸟巢一般大小的

体育场，插头也按照欧洲标准
严格打造。
   伊朗成了世界上率先购买
波音飞机的国家之一，全国建
设了 14 个机场，乘坐伊朗航
空公司的直达航线，从纽约飞
往德黑兰只要11小时15分钟。
   上世纪 60 和 70 年代，伊
朗女性的权利进一步提高，女
性获得了跟男人一样的离婚
权，女孩合法结婚年龄提高到
18岁，一夫多妻制受到限制。
   同时出现的还有伊朗第一
位女律师、女法官，甚至女内
阁大臣。到 1979 年，大学毕
业生中女性比例已经达到三分
之一。
   在市民生活领域，娱乐受
到鼓励，人们拥有了纵情声色
的自由，随之而来的是蓬勃发
展的派对、酒吧、赌场、夜总
会和色情电影业。
   此时的德黑兰街景常令美
国游客有些恍惚，因为眼前的
景象和美国加州看起来太过相
似。1972 年，一个洛杉矶人
到伊朗自驾游，看着路边的
大草坪和无暇的路面，不禁感
叹像是行驶在好莱坞比利佛山
庄。
   高档酒店成为思想开放的
上流青年的游乐场。曾在德黑
兰的洲际酒店当泳池救生员的
老人回忆：“那时金发碧眼的
姑娘们围着我们，夜里也不回
房间，让我带她们到城里去逛。
通宵达旦，快活得很。”
   1976 年，安迪·沃霍尔受
伊朗大使邀请去伊朗访问，下
榻在希尔顿酒店，整日享受客
房服务送来的鱼子酱，很快爱
上了伊朗的生活。

被黑纱笼罩的王国

   出乎国王的意料，极乐盛
宴的八年后，表象稳固的巴列
维政权就像“雪堆一样开始融
化”。而他自己，则带着破碎
的现代化梦想黯然踏上了流亡
之路。
   由于政治腐败和财富分配
不均，城市享乐只是少数人的
特权，占国家人口 70% 的农村
人口并没有跟上改革步伐。白
色革命中，大量农民工进城讨
活路，看见了“世风日下、道
德沦丧”的享乐生活，却只能
蜗居在大片贫民窟中，向真主
诉说自己的悲哀。
   为了消灭文盲，国王也曾

让军人组成扫
盲队，到农村教大家认字。然
而在宗教势力顽固的乡村，下
层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
因为保守的父亲觉得让女儿和
男生一起上课难以接受。他们
说：“一个男的来教我们的女
孩，休想！”
   1978 年，当一名记者问一
个戴着面纱的商人妻子，是否
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
“像美国妇女一样吗？别人告
诉我，她们有各种自由，但她
们并不快乐，她们都要看心理
医生。”
   伊斯兰革命前，在伊朗工
作的美国人已经达到 4 万名，
还建起了当时美国本土外人数
最多的美国学校，引来保守派
对“殖民主义”和“全盘西化”
的担忧。
   对外国人的优待同样惹恼
了城市工人。美国人的薪水要
高于为同一家公司做同样工作
的伊朗人。在阿巴丹的石油项
目中，只有美国人宿舍有空调，
伊朗技术人员却要单独住在炎
热的小屋。 
   此外，秘密警察组织对左
翼分子的打压让知识分子慢慢
感到，娱乐盛行的目的就是
“为那些对政治和社会极度失
望的人民找到一种醉生梦死的
办法，独裁者希望这类西方文
化商品能培养愚民，让人不问
政治。”
   几乎每个人都有理由对国
王不满。按照学者的描述，“伊
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
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
   当各种变革诉求以一种混
乱的方式，被宗教的外衣缝合
起来，一个近乎被遗忘的宗教
领袖霍梅尼，在千里之外指挥
了反抗运动，让一个三千万人
口的国家戏剧性地突然返回了
中世纪传统。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
巴列维国王听从美国大使的建
议逃到海外。连伊朗报纸头条
都用大字标题欢呼：“国王逃
走了！”
   令人吃惊的是，霍梅尼的
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除了来
自传统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
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

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
迪。
   对她们来说，参与革命与
宗教无关，只是为了呼吁民主
改革。一些中产阶级女性甚至
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起来，以表
达与下层女性的团结，共同对
抗国王。
   就连在国外留学的女性也
不例外。纳菲斯革命前在美国
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就像上世
纪 70 年代的许多其他知识分
子一样，她参加了越战之后校
园里的反美示威游行，并支持
推翻“西方傀儡”巴列维的统
治。
   革命成功后的短暂时间里，
整个国家陷入胜利的狂喜。一
时间，人人都说自己参与过革
命，人人都曾对抗过国王。人
们在街头焚烧国王画像，学生
们撕掉教科书上的皇家照片，
等待迎接一个民主国家的到
来。
   期待很快变成幻灭。随着
神权国家的建立，强制戴头巾
命令来了。就在三八妇女节的
前一天。
   女性组织正准备要好好庆
祝一下妇女节，而庆祝活动很
快变成了大规模抗议。年老的
和年轻的，穷人和富人、戴头
巾和不戴头巾的人都来了。正
如各阶层女性曾游行支持霍梅
尼的革命，如今她们走上街头
争取女性权利，反对他的政策。
   一位女性共产主义者后悔
莫及：“我记得霍梅尼回伊朗
那天，我是那么激动。我从没
把穿罩袍当成是社会运动，而
仅仅是表达对体制的不满。我
沉浸于共产主义理想，却忘了
提防伊斯兰势力。”
   另一位“革命女将”萨拉
在革命后逃到欧洲生活，她回
忆道：“革命发生时我还很年
轻 ...... 我们认为，如果我
们摆脱君主专制，一个新政权
就会来，带来民主，但我们都
错了。”
   1979 年，四位将军在被秘
密审判后执以死刑。革命后政
治反对派被大规模清洗，程度
比巴列维王朝时期还要激烈得
多。
   反抗是无力的，原教旨主

义统治者迅速扫除了所有不够
“清真”的元素。1980 年以后，
任何不戴头巾上街的女性一经
发现，就会面临最长达一年的
刑期。
   按学校老师的说法，面纱
和自由是同义词，良家妇女
都戴面纱躲避男人的注视，
不戴面纱如罪犯死后下地狱。
用梅尼的话来说，“伊斯兰革
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恢复了面
纱——如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
成就，对革命也就足够了。”

“感受风”的权利

   就像中国 90 后流行晒爸妈
在 80 年代的写真，一些伊朗
孩子也在家翻出了爸妈年轻时
的照片，惊为天人一番，然后
翻墙上传到社交网络显摆。在
这些零星信息中，许多人拼凑
出了对革命前生活的美好想
象。
   “在全球化浪潮下，经济
裹挟着一切，席卷而来，即使
在伊朗，没有主流的西方经济
参与，那些看不见的流行都会
悄然蔓延——越是禁忌，越会
成为现实。”在面纱之下，反
抗从未停止。
   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和
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地下发
展”，年轻人眼中强迫戴头巾
的反人类指数也越来越高。结
果是头巾越戴越低，女性按照
心意，把指甲、头发、鼻子、
妆容都当成艺术品来打造。
   一名女子一针见血地表示：
“不是我们喜欢暴露，而是因
为限制太严了，心情不免苦闷，
所以，借着这种无奈的方式和
管道进行消极的发泄。”
   在“现代化”和“西方化”
纠缠不清的情况下，古老的文
明总是难逃传统和现代间的交
融与对抗。不过不管世界怎么
变革，生活总是要回归常识的。
   在 Facebook“我的隐秘自
由”页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冒
着被逮捕的危险，发布了摘掉
头巾的照片，以捍卫平等权利。
   向往正常生活从来不需要
什么复杂的理由。如一个姑娘
发布摘头巾照片后留言：“我
只是想要感受风”。


